我心目中最美的科学家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有多少科技工作者为了民族兴、民族强而呕心沥血；为了勇攀世界科技高峰而辛勤耕耘；为了让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前进而奋斗终生。他们是整个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将要讲述的是在一个美丽小城的科学家，紫金山天文台青海观测站坐落在西北的一个小城——德令哈，或许大家听说过这个小城，都是从诗人海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但不知道这个小城中还有一个天文观测站，一直在为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着。这位我眼中“最美”的科学家就是青海观测基地首席、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徐烨。
徐烨，1996-2002就读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获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2004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5-2008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射电研究所工作。在这期间多次在天文学国际会议上做大会主题报告、特邀报告以及担任科学委员会成员。并在银河旋臂结构方面的工作作出了一个国际上新的里程碑。
2006年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1月6日刊登了论文《银河系英仙臂的距离》，徐烨老师是第一作者。
为了测量有关银河系的距离，为求得一个中外专家多年来没有攻克银河系悬臂的精确距离，在2006年徐烨博士和他们的小组他们首次“抓”住了银河系的一只手臂——英仙臂，并且测出了太阳系距离它的实际距离，这是有史以来最精确的一次测量，误差只有2％。
不仅如此，他们还运用三角几何原理测量银河的宽度，这4位科学家利用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基线，在一年四季地球不同的位置观测同一个天体而得到不同方向的夹角计算天体的距离，同时也可以得到天体的速度。用上述非常复杂的望远镜和非常简单的三角视差法，徐烨老师和郑教授与他们的另两位协作伙伴测量了银河系英仙臂上一个分子云核的距离和速度。
他们测的分子云核正位于这些天体密度大的地方，可能由于挤压和某种不稳定因素使得稀疏的星际气体变成分子云进而又变成分子云核。他们测得分子云核绕银心的速度比一般慢，从而证明了银河系密度波理论。不一般的地方是他们用直接的方法测得分子云核的速度，是完全可靠的。
正因为徐烨老师和他的团队日以继夜的攻关，不停地找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国内外对银河模型精确化的难题。被国际顶级专家称为开创了这个领域里的新纪元，徐烨老师研究的关于银河系结构的工作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并给予高度评价，国际知名媒体，如英国的BBC，卫报，美国的今日美国，泰晤士报等都报导了这些工作。
徐烨老师的成就是从量的累积，到质的飞越。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春秋，多少个日夜，但是徐烨老师一直在坚持着。我觉得徐烨老师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有一种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勇于挑战难题、富有激情的工作，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通向成功的彼岸。
[bookmark: _GoBack]徐烨老师在平时生活中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前辈，也是位好领导，关心手下的员工，及时解决他们的需求。经常给我们传授做人做事的经验，员工都非常喜欢他也从心底里佩服、尊敬他。
我与青海观测站结缘是在去年，有幸成为观测站的一员，能够如此靠近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工作和学习，是感到无比的荣幸与光荣。至此，我将把我心目中最美的科学家——徐烨老师，坚持不懈、不断进取、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精神传承下去。

